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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妻跳操已一年
情趣·健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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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福州感受爱的行程
| 殷礽 文 |

去年这个时候，妻喜欢上
了跳操锻炼。

记得刚开始，她问我能否
陪她一起去跳操，我习惯性地
回答她好的。那天周日下午，
她与跳操老师约好时间后，硬
生生要拉上我陪她一起去。
我嘴上答应着，内心却不情
愿，所以当妻说一起出发吧，
我脚下不挪步，还寻找着看似
合理、实则搪塞的理由。我说
我支持她跳，我么，就算了，我
与女的一起跳操像什么样子，
我忙起来没时间去，不要因为
我去不了影响她。哪里知道，
我找的理由根本不管用，被妻
识破，妻与我再交流的时候，
我俩面对面哈哈大笑。

妻化解了我的尴尬后，就
软磨硬泡，说了一堆以前从没
向我讨好承诺的好话，怂恿我
陪她出发，最终一起出了门，开
启了夫妻俩一起跳操的序幕。

我第一次跳操，几首音乐
听下来，人就放松、愉悦，特别
是第一排领操的老师们，五个
人一排，每个人身材修长，服装
统一，跳操动作整齐划一，特别
有美感，真正的视觉享受。

跳了三次，我觉得跳操不
错：运动强度适合我，运动氛围
我也很喜欢，每次全程跳结束
了，人不怎么疲倦。跳操结束，
热水澡冲洗后，每次我都觉得神
清气爽。我尝到了甜头，竟然开
始主动约妻一起去跳操了。

妻当然十分高兴看到我的
变化。就这样，跳操超过十次
后，我跳得开始进入状态了，被
领操的老师当众表扬。妻就拉

着我，站到领操老师后面，近
距离看跳操老师的动作学跳
操。那段时间，我跳得最认真
了，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辜负了
妻的好意，不能让其他跳操人
员笑话领操老师对我的表
扬。我跳得越来越好，进步神
速，跳操老师说我天生就是跳
操的人才，一招一式，都跳得
比别的新手到位，掌握得好，
跳操老师说正在组建领操小
组，我也成为了领操小组的备
选人员。

让我坚定陪妻一起跳操
的真正原因，其实我一直没有
与妻讲过，那就是，当我看到
妻每次一到跳操场地，就眼睛
发亮，嘴角上扬，换上了跳操
服装的她，像快乐的天使一
样，她跟着音乐跳起来眉飞色
舞的样子，像有迷人的光环罩
着她，妻变得特别光彩照人，
特别美丽。

一年过去了，妻坚持着跳
操，至少跳了 300 天。好多
次，因为各种原因，我无法陪
她一起去跳操，妻也理解我。
我缺席的时候，老师新教了跳
操动作，妻每次认真记下来，
就在我们家里，或者我陪她去
跳操的时候，她讲解给我听、
示范给我看。妻跳操跳得越
来越好，跳操老师说妻跳操时
候形体舒展，动作到位。上个
月我无意中听说了，跳操老师
当初说我天生就是跳操的人
才，这话是妻特别让跳操老师
鼓励我说的。真正跳得好的，
是我的妻。跳操老师说，我的
妻一定会成为跳操皇后的。

一年过去了，妻的第二双
跳操鞋准备换新的了。我的
第一双跳操鞋昨天刚“下岗”，
今天，妻奖励了我一双新鞋
子、一身新运动服。我新鞋子
的尺码没变，我新运动服的尺
码与旧的相比，换成小一码的
了。我现在的腰围，已经小了
几寸，裤子上的皮带，已经缩
进了两个皮带扣子孔了。我
的体重在一年的波动中，螺旋
式下降了六斤。上周，在另一
个城市工作的我的老领导，一
年没见面了，在检查指导完工
作，准备上车返程时，拍着我
的肚皮，表扬我身材保持得不
错，将军肚没有了，肯定了我
身材的有效自我管理，鼓励我
继续自律，继续坚持，快乐工
作，幸福生活，老领导并说，就
是欣赏我的这些优点。

送走老领导后的一刻，我
内心突然体会到：是妻在一年
前，就十分用心地做了各项准
备，挑选适合我的运动项目，改
变了我不参加运动的状态。
她酝酿，策划，精心打造，让我
接触跳操，喜欢上了跳操，并且
通过我们俩一起运动，一起沟
通交流，找到了适合我们自己
的生活方式。妻的坚持与引
领，让我变得越来越好。

我突然反应过来，是我美
丽的妻默默地成就了这一
切！是我妻陪着我跳操已一
年！是我妻为了让我们工作
生活得更好，用心操持超过了
一年！

明天周六，我会早早准备
好，陪着妻子一起去跳操。

“你也成地中海了！”出去理发，理发师老杨望着
我头顶稀稀拉拉的头发，来了这么一句。在这梅雨连
绵的下午听到这话，实在叫人沮丧。曾几何时，我也
是顶着一头让人羡慕的乌黑浓密的头发的啊！

我理过的发型大概有三种。
小时候是母亲给我们理的光头。她用一把铁匠

手工打制的带木柄的大块头剃刀，把我们兄弟几个的
头刮得亮锃锃的。有时候刮得不够干净，就成了三毛
的样子。加上我们顽皮好动，三个“光榔头”整天跑东
跑西，演绎的就是现实版的“三毛流浪记”。

小学初中阶段，剃的是小平头。刚开始也偶尔到
理发店里去，但自从家里买回来一把手动理发剃子，
就开始自己理发了。那把剃子银光闪闪的，捏在手上
非常顺手。大哥给二哥理，二哥给我理，我又给大哥
理。“咔擦咔擦”，长长了的头发纷纷落下，不要多久就
理好了。老母亲经常说，剃的跟狗啃的一样。但我们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也从来没有谁笑话过我们，
农村里的娃，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上了师范，正赶上了长
头发流行的时代，追赶潮流的我们，也是其中的一
员。那时候，在男孩子中一度还流行过高跟皮鞋和大
红衬衫，搭配上一条玉白色的大喇叭裤和飘逸的长
发，在走廊上“呱哒呱哒”地走着，男生个个都自以为
神气十足，潇洒极了。虽然说是留长发，也不过是三
五寸而已，再长了还是要理的。不过此时的理发，不
再用剃子而改用剪刀剪了。我们当然没有专业的剪
刀，母亲做针线的剪刀就被我们拿来用上了，还是兄
弟几个相互剪。

我们学着店里理发师傅的样子，用梳子挑起一小
缕头发，夹在左手的中指和食指间，右手拿着的剪刀
先“咔嚓咔嚓”空剪几下，待剪刀开合灵活轻松了，再
去剪头发。手上夹的头发多少不一，剪出来的更是长
短不齐，最后出来的效果更像是狗啃过的一样，深一
块浅一块，但兄弟们谁也没有嫌弃，毕竟去理发店剪
一次头发是要一块五毛钱的。那时候请一个壮劳力
干一天农活不过三块钱。相比之下，狗啃不狗啃的也
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当然，剪的次数多了，水平自
然越来越好，表兄弟堂兄弟们也会找上门来，我们自
然乐于效劳，并且很以此为傲。

我经常想，要不是有分配好的教书匠工作，说不
定我还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剃头匠呢！不对，剃头匠太
难听，现在好听的说法是理发师。我要是做了理发
师，说不定也会在理发界大展拳脚，成为一名很优秀
的发型师，挣钱挣得盆满钵满。

刚踏上工作岗位那会，我常常带领学生跑步。晨
曦里，身穿蓝色带着三条白条的秋衣裤的我挥汗如
雨，蓬松的头发在微风中飘动飞舞。“老师，好帅！”高
年级的那个学生，故意把自己的头向后猛地一甩，又
把叉开的五根手指头伸进头发里，装模作样地往后梳
一梳。哦，这个调皮的小家伙，他是在模仿我呢！

人到中年，鬓发渐白，并不断向头顶蔓延。终于
有一天觉得实在藏不住它们了，下了决心跑去理发店
理回了小平头。

“哈哈哈，像个劳改犯！”头一回见到我理这个发
型的妻子，笑了我好几天，同事们看我的眼光也是怪
怪的。好在没过多久，大家就习以为常了。

我想，要是头顶那片地中海的面积越来越大，或
许又得回归初始状态，理个光头了。果真如此，也算
是不忘初心吧。毕竟人生逃不过的就是轮回，光头、
小平头到长发，再回到小平头和光头，这就是人生的
起起落落吧。

为爱加班，福州领证。
很多人为了福满爱情，选择
在福州领结婚证。我们是在
苏州领证，去福州感受爱的
行程。

在福州街头，看到最多
的便是“有福之州”的宣传
语，一个福字，就会吸引想来
沾福气的游客来福州逛一
逛，毕竟谁不喜欢福气满满
呢？

福州不仅有山水，有海，
更有历史脉络。城中的三坊
七巷，浓缩了福州历史的精
华，它始于晋，形成于唐末，至
明清时达到鼎盛，至今保留着
坊巷棋盘格局，是历史遗存地
和精雕细琢明清民居建筑群
展示地……

福州靠海，海水蒸发带来
了充足的降雨，雨落地化作了
水，水凝聚在一起变成贯穿福
州的闽江，闽江见证了福州的
历史。闽江与乌龙江穿城而
过，蜿蜒流淌，城市山体绿意
盎然，推窗见绿，开门见园，行
路见荫，组成了一幅幅山水相

融的绝美画卷。福州保持着
至美景色，却不耽误经济发
展，依旧能排名全国前二十。

我们漫步在福州大街小
巷，随处可见郁郁葱葱、榕须
垂地的榕树，苍劲古雅又生气
勃勃，让我联想到鹤发童颜的
长者，慈眉善目地镇守一方。
来到这里，便会沾了榕城的
光，福气满满。我和妻十指相
扣，漫步在福州城，不去园林
打卡，不去网红地蹭热度，与
其赞美景色与历史悠久，不如
夸赞它的慢节奏。在福州的
几天，最吸引我的是生活在福
州的人们，他们脸上散发的幸
福感，让我羡慕。我在“大城
市”里总是很疲惫地生活着，
每天在太阳初升前起床，直到
黑夜才回家，每周的欢乐时
光，也只有选一个周末不用工
作的下午，来到超市报复性消
费，去“安抚”忙碌五天的自
己。说是“报复性消费”，其实
也就买一点儿时想吃却买不
起的东西。而在福州生活的
人，他们在生活与工作中找到

了一束光，这束光引导他们享
受生活。在福州的几天里，是
我度过为数不多的慢节奏的
几天，几天的慢时光，仿佛是
治愈的良药，抚平我的酸苦。

福州“适合”生活，不只在
于福州的慢节奏，更在于“适
合”。闽江与大海，江在城中，
海在城外，闽江带来生活的基
础，福州人靠闽江水耕种；大
海带来生活的期待，福州人靠
大海带来丰收。福州鱼丸、牡
蛎海鲜、佛跳墙的高汤，当然，
福州的线面必须点上一碗，寓
意自然和榕须一样平安长寿。

福州和苏州相距将近
1500公里，但两地甜品都比较
出名，这里的荔枝肉、炸土豆，还
有浓浓的甜汤，让爱情宛如打翻
了蜜罐子，也跟着不断升温。

短短几天的福州之行匆
匆结束，我们又将要回到原
地，回到谋生的工作中。回望
离别的榕城，一场烟雨仿佛是
和我说再见。是的，我们还会
再相见，有福之州，常来常往，
我们一定会在之后再见。


